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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位鲁迅文学奖得主齐聚，分享文学与翻译

作家，要去多多关注别人的生活

薛舒：接地气的生活给写作带来新的灵感

这次，35位鲁迅文学奖获奖者齐聚申城的“2026 中国文
学盛典·鲁迅文学周”活动，在一次开会时，上海作家薛舒恰好
坐在“外卖诗人”王计兵旁边，王计兵在发言时分享了自己在
送外卖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内容非常感人，也深深打动了
薛舒。
“我当时就觉得，真实的生活可能真的会给我们的创作带

来灵感。这也提醒了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不能脱离生活，
我们要去踏实、深入地去过一些接地气的生活，这可能真的会
给你的写作带来一些新的灵感。”薛舒告诉记者。
薛舒的获奖作品《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属于长

篇非虚构作品，是薛舒“生命两部曲”之二，创作于 2020 年，
讲述了父亲身患阿尔茨海默病后，完全失去自理能力、住进临
终病房后的五年时光，这五年里，父亲从精神上的告别走到了
生命的终结。作品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 2023年春卷》，后由
上海文艺出版社于 2024 年 1月出版单行本。
《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属于纪实类的写作手

法，薛舒在书中写下了自己的恐惧、悲伤和无以应对的狼狈。
作为作家和写作者，对于生活给到自己创作的源泉，薛舒认
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也许我们写完自己的生
活之后就要去体验别人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写着写着也许
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不够我写了怎么办？所以说我们要拓
宽自己的生活的疆域界限，或者说是去多多关注别人的生活。
其实，大多数的写作者都充满着一颗好奇心和求知欲，都想去
知道别人在怎么生活，这是我们写作的人的一个天然的一些
性格特点，这也让我们能够去写作的内容更加丰富。所以王计
兵讲的那些故事，我会觉得也许跟我们离得比较远的行业和
生活状态，我都需要去探知去了解这个。”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 2 月出版了薛舒的中篇小说集

《暗疾》，《暗疾》与女性相关，薛舒在书中写了四位生活看似
平稳的中年女性和她们的隐秘心事。谈到自己还没有涉及的
写作领域，薛舒认为：“所有的写作者都会对自己不曾涉及的
领域产生兴趣，当然，契机很重要。是什么让我突然触发了一
个想写这个人的原因，想写这种生活的原因。这是在生活当中
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我们需要沉下心来，好好生活。”

戴从容：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学者加翻译者

本届鲁迅文学奖，上海翻译家戴从容译注凭借译作《芬尼
根的守灵夜（三卷）》获得文学翻译奖。《芬尼根的守灵夜》是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中译本是本书
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注释本。作为国内乔伊斯研究领域的资深
学者，戴从容曾任《詹姆斯·乔伊斯季刊》编委。她耗时整整 18
年，在广泛吸收全球“乔学”百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全书
添加了逾 4万条注释，最终形成了这部体量宏大、学术含量极
高的中文译本，为中文世界深入研读这部现代主义经典提供
了坚实的文本支撑。
戴从容身兼多个社会身份，她是教授，曙光学者，也是作

家和翻译家。当记者问到她对自己的个人定位时，戴从容表
示：“我最对自己的定位主要还是一个学者，再加上一个翻译
者，然后我自己做的翻译其实也是属于学术性的翻译，所以学

术在我的生活中是占主要的。”
戴从容同时担任上海市翻译家协会理事和上海市作协理

事，在她看来，翻译和写作还是有所不同的。“坦白地说，我个
人觉得写作还是比翻译难一点，因为写作是需要自己的创作
灵感，而翻译的灵感是由原作者已经制定好了。翻译者只要跟
着原作者的思想去走，最重要的是把握住原作者的思想。所以
就创造性来说，写作的创造性更加强。”
戴从容还分享了她对作家的看法：“我觉得作家们的想象

力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语言的表达能力很强，这一点是我非常
敬佩。他们的思路相当开阔，能够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2023 年，戴从容入职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担任长

聘教授。资料显示，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成立于 2022 年
6月，位于苏州市高新区，是南京大学苏州校区首批设立的文
科新型教学与科研机构。有些人据此认为戴从容去了外地，那
么，去苏州搞科研工作是否需要搬家呢？戴从容教授笑着告诉
记者：“我的家还在上海，我还是生活在上海的山山水水之中。
我住在朱家角，朱家角有着上海古镇的风韵，整个生活样貌带
着上海气息。大学老师并不需要坐班，我只需要上课的时候开
车到苏州去上上课。我会把课集中排在几天之内，然后这几天
住在苏州，课程结束就返回上海。”

袁筱一：人类不能让渡文学翻译的权利给 AI

本届鲁迅文学奖，上海翻译家袁筱一凭借译作《战争，战
争，战争》获得文学翻译奖。《战争，战争，战争》是法国作家蕾
拉·斯利玛尼的代表作，是其“他者之乡”三部曲之一。这些
年，作为翻译家、学者，袁筱一一直在关注AI 对文学翻译带来
的影响。
今年第一期的《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刊登了袁筱一的

《人工智能与文学翻译批评原则的再思考》，在公众的认知
中，人工智能同样具备文学翻译的能力，甚至不输人类主体，
作为作者，袁筱一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什么？最后得出的结
果又是什么？袁筱一告诉记者，其实她早在两三年前就开始了
相关的比较研究，原因是当时大语言模型刚出来时，社会上已
经有了很多噪音，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人类的翻
译工作。
“当时我也是出于一种好奇，同时也是和我自身的研究方

向相符的，所以我就带着学生做了人工智能翻译和人类主体

翻译译本的比较工作。特别有意思的是，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
做了一些研究，甚至包括了一些定量分析在里面，但是当我们
最终做完这项研究或阶段性做完这项研究之后，我突然发现
研究的初意是有一些问题的。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思考，人
工智能究竟能不能做文学翻译？我们后来的研究结果，包括我
和人工智能专家们经过了多次探讨，经过各方探讨之后，会发
现这不是一个人工智能不能做文学翻译的问题，而是一个你
应不应该让它做文学翻译的问题，是一个伦理问题。就像生物
技术它可以做到克隆，甚至克隆也会产生一定的生命主体，但
是不是允许它这样做？为什么要允许它这样做？其实翻译工作
也是同样道理，你为什么要把赋予人类尊严的语言经验过程
的权利，去让渡给人工智能呢？”袁筱一这样向记者阐释通过
项目的发现和自己的观点。
袁筱一进一步向记者解释：“因为人工智能是这样的———

你给它的指令越明确，它越能够达成某种结果。这不是一个简
单的语言转换能力，从语言转换能力上来说，即使技术现在还
没有达到，它将来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精进。就像戴老师译的
《芬尼根的守灵夜》这类文本，你现在很难想象人工智能能够
完成翻译工作；但是有了戴老师的语料（入库）之后，未来可
以想象，人工智能技术上也会精进到这个地步。其实，我们最
后的研究可能是偏离了当初的研究目的，但是我觉得这一点
发现 （是不是应该让人工智能来做文学翻译） 也是非常重要
的。”
在谈到“手搓”翻译的核心价值，袁筱一认为：“每一个人

都要对作品阶段的生命负责，既然作品已经到了翻译过程，作
品的原作会召唤译者，无论处在什么阶段，它必须还是一部作
品，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衡量一部翻译作品，它的一个诗
学维度，这个诗学维度也极大地体现了你对原作的尊重。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部译作虽然有原作在前面，但他的译
作一定都是译者主体的作品，虽然作品相对于原创来说它有
一些特殊性，但是它首先应该是一部作品，否则就毫无存在的
价值。”
当初在对人工智能和真人译本进行比较之后，袁筱一有

一个重要的发现：“如果说人工智能翻译是基于语料以及某一
些语言转换的规则，因为从一种语言转换另一种语言，它实际
上是有一定规则的，如果说它是基于这个规则的产物，它是模
式性的。”

晨报记者 严峻嵘 摄影报道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上海共有三位作者和译者获奖，上海
作家薛舒的《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获散文杂文奖，上
海翻译家戴从容译著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三卷）》和上海翻译
家袁筱一翻译的《战争，战争，战争》获文学翻译奖。

在“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举办前夕，三位上海
鲁迅文学奖得主在接受晨报采访时，分享了各自对文学创作、
文学翻译的看法。

三位鲁迅文学奖得主：戴从容、袁筱一、薛舒（从左到右）


